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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 
——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熊海英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摘要：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 

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 

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 “诚斋体”打破成法 

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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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常谈到唐音、宋调，往往指出这两种诗歌审美 

范式对自然与人文世界的表现各有偏重。宋代从西昆 

体开始的 “资书为诗” 发展到江西诗派的 “闭门觅句” ， 

正如严羽所言，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 

诗”成为宋调的典型特征。南宋诗人的创作大多属江 

西派，杨万里却以“活法”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诚斋体” 。论者皆称其创作走出书斋、师法自然，是 

南宋诗风转变的关键。不过，诚斋体的创作并非简单 

地将视角、诗笔从书本转向大自然，回归唐诗审美范 

式，而是承继唐诗渊源、 在江西派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诚斋体”诗的“自然”特质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涵 

义。

一、写眼前景、身边事，注意力从 

内心转向外界自然 

概括地讲，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偏重对人文 

意象、主观世界的关注和涵咏，正如李彭所言“以彼 

有限景，写我无穷心” （《次九弟游云居韵兼简郑禹功 

博士》），对外界自然的依赖降低；江西派的创作由天 

分转向学力，由直寻转向补假，由缘情转向尚意，诗 

中大量用典，增添了渊雅风味；而所谓“以故为新” 

“以俗为雅”的意象转换与语言锻造，更表现出高层 

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需求。宋调打破并改变了唐诗情 

景交融、主客平衡的审美范式。到了南宋中期，风会 

始有转变，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为代表的中兴 

大诗人在创作中将目光重新投向自然，创作成绩最为 

特出的就是杨万里。杨万里曾称赞友人“四诗赠我尽 

新奇，万象从君听指麾” （《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 

之四）， “中原万象听驱使，总随诗句归行李” （《跋丘 

宗卿侍郎见赠北诗一轴》 ），自己更以自然为诗材，在 

自然中寻找灵感。对于帮助杨万里写出“诚斋体”的 

“活法”，钱钟书的解释是： “努力要跟事物——主要 

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 

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 ” [1](255) 《荆溪集》492首诗中， 

写景咏物之作占六分之五。 在杨万里现存的 4200余首 

诗中，写江山风月美景、日常生活情趣的也是绝大多 

数。 “三月风光一岁无，杏花欲过李花初。柳丝自为春 

风舞，竹尾如何也学渠” （《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诗》）， 

渲染出明媚绚烂、喧哗闹热的春潮涌动； “旋裁蜀锦展 

吴霞，低低挂在秋山半。须臾红锦作翠纱，机头织出 

暮归鸦” （《夜宿东渚放歌三首》之三），活画出山水间 

云彩与暮气的飘忽不定， 光影变幻； “春迹无痕可得寻， 

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春来一日深” 

（《过杨二渡》）， 春来无声，诗人却从渐深的柳枝与草 

色间发现了它的踪影。 “芙蕖落片自成船，吹泊高荷伞 

柄边。泊了又离离又泊，看它走遍水中天” （《泉石轩 

初秋乘凉小荷池上》），莲瓣飘落，风凉水清，是秋天 

来了。正所谓“报答江山唯有诗” ，置身自然的诗人只 

是敏锐体察、细腻描画，却不在物象中寄寓深意。杨 

万里在《送郭才举序》中说： “人之聪明有不用，无不 

达也。……用而精，精而达，物何坚而不攻，理何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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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穷哉？”又如《观化》所云“须把乖张眼，偷窥 

造化工” ， “只愁失天巧，不悔得诗穷” ，诗人所做的就 

是以其“聪明”去体察、以其妙笔去表现，不遗漏造 

化的精巧微妙，令“天亦不能逃于人” 。 [2]卷82 

诚斋诗中的色彩描写，更能鲜明体现出诗人诗笔 

对自然界的偏爱。大自然本是五彩缤纷，呈现在杨诗 

中，颜色也同样丰富。如“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 

去末梢红” （《早春》）； “一路东皇新晒染，桑黄麦绿小 

枫青” （《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七首》之六）； “霜 

红半江金罂子， 雪白一川荞麦花” （《秋晓出郊二绝句》 

其一）； “草色染来蓝样翠，桃花洗得肉般红” （《明发 

海智寺遇雨》二首之一），诗例不胜枚举，故陈衍评杨 

万里诗“体物浏亮” 。 [3](125) 从杨诗中浓烈明朗、丰富 

真实的色彩就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注意力已经从内心转 

移到客观世界。唐宋诗史上运用颜色词特点比较突出 

的诗人有李商隐、李贺、姜夔等，一经比较就可明显 

看出李商隐等人对颜色的表现具有高度选择性。李贺 

好用高浓度、冷色调的颜色词，尤其是红、碧、黑， 

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又以之形容鬼火、恨血一类意 

象，形成对其郁结幽深心境的象征；李商隐则喜用青、 

白、金等中间色类，这有助于暗示其情感的朦胧迷惘、 

暧昧温柔； 姜夔诗词中的颜色也是冷调，但单纯明净， 

且常用以形容莲、梅、雪、月等意象，喻示其摆落俗 

世的高洁性情。这些诗人笔下的颜色多非外物的真实 

色彩，而是诗人想象中的颜色，它有助于渲染情调氛 

围，构成从属于诗人主观意念的诗境。反观杨万里诗 

中的色彩，显然更接近自然界和生活的真实；且亦不 

象一般文人那样偏好清雅色调，而是如农村年画一样 

热闹有力，呈现一种直接胎息于自然的原生态的美。 

二、重视性灵本真在诗歌创作中的 

保持与表现 

杨万里不但以诗歌生动逼真地再现客观自然，其 

创作亦体现其性灵的天真自然。论诗者往往以杨万里 

比拟李白，如刘克庄云“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 

分也似太白” 。 [4](43) 袁枚谓诚斋诗： “天才清妙，绝类 

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 ” [5](272) 吕留良在《宋 

诗钞·诚斋诗钞》中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其实杨万里 

与李白的诗歌风格并不相似，相似处其实是诗人的性 

灵天分在诗歌创作中的保持与表现。 

论诗者皆道“诚斋体”诗有奇趣， “奇”在何处？ 

其实就是思出常格，对自然外界、物我关系有特殊的 

观察角度与认识理解， 在诗歌中突出表现为想象奇特、 

比拟新颖，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情感。传统诗歌中 

当然也有不少这类主客、物我之间互动交融的表现。 

如杨万里《宿小沙溪》其二云： “诸峰知我厌泥行，卷 

尽痴云放嫩晴。不分竹梢含宿雨，时将残点滴寒声。 ” 

而苏轼《新城道中》云：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 

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 

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也许正是杨诗范本。杨 

万里《过西山》 “一年两踏西山路，西山笑人应解语： 

‘胸中百斛珠墨尘，雨卷珠帘无半句’ ！殷勤买酒谢西 

山： ‘惭愧山光开我颜！鬓丝浑为催科白，尘埃满胸独 

遑惜’” ，与辛弃疾《贺新郎》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 

山见我亦如是”同一机杼。杨万里写月亮： “屋角忽生 

明，山月到庭户。似怜幽独人，浑夜约清晤。我吟月 

解听，月转我亦步。何必更读书，且与月联句。 ” （《感 

秋》）而李白早已写过：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 （《月下独酌》） 

诗人与自然万象发生情感共鸣，彼此交心、会心、 

知心。他感受到落木的幽怨， “举头视嘉木，向人惨无 

姿。渠乃怀秋悲，瑟瑟声怨之” （《感秋》）；与山宾主 

相得， “我行山忻随，我住山乐伴” ， “有酒唤山饮，有 

簌分山馔” （《轿中看山》） ；杨柳依依，为惜别情， “柳 

线绊船知不住， 却叫飞絮送侬行” （《舟过望亭三首》）； 

梅花幽独，恨少知音， “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 

谁开。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明发房 

溪》） ” ；《彦通叔祖约游云水寺二首》（其二）云“风亦 

恐吾愁寺远，殷勤隔雨送钟声” ， 《同君俞季永步至普 

济寺晚泛西湖以归得绝句》（其一）又云“湖山有意留 

侬款，约束疏钟未要声” ，一殷勤、一约束，足见山水 

风月皆有情思。与传统诗歌中的诗人移情于物不同， 

杨万里笔下的山水云月、花草树木不光有情感，更有 

自己活泼、独特的灵性，能与诗人互动，产生思想和 

情感的交流和沟通： “欲借微凉问万松，万松自诉热无 

风” （《中元日早起》）； “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 

西风” （《暮热游荷池上》）；它们那样调皮，竟然与诗 

人谑戏， “溪边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迟出。归来闭 

门闷不看， 忽然飞上千峰端” （《钓雪舟中霜夜望月》）； 

“两朵三枝梅正新，不疏不密最欢人。花枝夹路嗔人 

过，径脱老夫头上巾” （《至后与履常探梅东园》）；它 

们也有嫉妒之情，争胜之心， “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 

能多不肯无。 似妒诗人山入眼， 千峰故隔一帘珠” （《小 

雨》）； “岭下看山似波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陡 

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 （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 

山》 ，这些诗歌皆令读者忍俊不禁。再如《八月十二日 

夜诚斋望月》其一： “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 

冰。 忽然觉得今宵月， 元不粘天独自行。 ” 写玲珑冰月， 

怀抱幽独，悄然独行。《过五里径》云： “野水奔来不 

小停，知渠何事太忙生。也无一个人催促，自爱争先 

落涧声。 ”写溪水伶伶俐俐，争先自爱。 “鹭鸶已饱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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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独立朝阳理雪衣” （《壕上书事》）； “小蜂得计欺 

侬睡，偷饮晴窗砚滴干” （《南溪山居秋日睡起》）； “却 

是蜘蛛遭积雨，经纶家计趁新晴” （《蛛网》），在诗人 

眼中笔下，鹭鸶闲雅，小蜂狡黠，蜘蛛勤于家计，各 

具性情，无不活灵活现。 杨万里诗中不仅有物我互动， 

更写出万物间的情意交融。如“着尽工夫是化工，不 

关春雨更春风。已拼腻粉涂双蝶，更费雌黄滴一蜂” 

（《春兴》），春装点万物，即使是细小如蜂须蝶翅，亦 

是一样的精心着意。如“自觉玉容微婉软，急将翠掌 

护婵娟” （《宿新丰坊咏瓶中牡丹因怀故园》）； “泉眼无 

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池》）； “青山自负无 

尘色，尽日殷勤照碧溪” （《玉山道中》）； “万山不许一 

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 （《桂源铺绝句》），……诗例 

甚多，毋庸赘举。 

传统诗歌常用移情手法，如“数峰无语立斜阳” ， 

或者“泪眼问花花不语”“红萼无言耿相忆”等等，物 

与人同情， 实即是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强加于客体， 

就像月亮接受太阳的投射而发光，故诗中物象多是默 

默承受、无语旁观的状态。反观“诚斋体”诗中客观 

物象情态之活跃、 丰富， 则说明其创作并非简单的 “移 

情” ，仅从比喻、拟人等修辞层面来分析也是远远不够 

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 （《礼记·礼运》） ， 

杨万里在《庸言》中进一步提出“观吾心，见天地； 

观天地，见吾心” ， [2]卷九四 
孟子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 

心” ，杨万里认为这个 “赤子之心”是有喜怒、 有哀乐， 

能“觉万物之痛痒”“爱及乎万物”的。 [2]卷九二 
诗人遂 

与万物为友，泯灭大小、主客之界限。赤子之心本不 

知贵贱，天性亦无分雅俗，诗人用一颗初心去体悟， 

发童心之所感，言童心之所欲言，与万物嬉戏相亲。 

诗歌是艺术，从艺术形成的角度来看，艺术创造与赤 

子的游戏本质相通，都是为了一种乐趣。而从诗歌创 

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看， 王国维曾言： “诗人心中 

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 

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 [6](15) 杨万里《应斋杂著 

序》则称： “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 

我。 ” [2]卷八三 
似乎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对于充 

满生命活力，保持性灵之真的他来说，自身的生命律 

动与万物相通，其实就并没有轻视与重视之分别，刘 

过称杨万里 “达人胸次元无翳， 芥子须弥我独知” （《投 

诚斋》其六），可谓的当。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在诗 

中沆瀣融合，无分彼此，再现大自然的同时也表现了 

其性灵的本真。 

三、表达方式的返璞归真 

诗歌发展到宋代，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变得语言精 

粹、句雅味醇，一些书面词汇渐渐定型，一些意象已 

经积淀了有明确所指的涵蕴，甚至因为被反复沿用而 

显得陈腐，不能给读者新鲜的感受。而学诗之人饱读 

名言佳句之后，作诗最易“搜猎奇书、穿穴异闻” ，如 

与人决战而利器在身，不能不倚助，结果遂如钱钟书 

所言， 诗人渐对自然失去了直接接触的亲密和新鲜感， 

失去了自己的视角。 [1](256) “诚斋体”则直如王国维所 

言， “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 [6](13) 杨万 

里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 （《题唐德 

明建一斋》），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 

（ 《读张文潜诗》），彻底摒弃前代写作成法、 惯用成语 

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性灵之本真去感受，用自己 

独有的语言和方式去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 

传递出各种未经人道和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 

如梅花傲雪凌霜，是士大夫喜爱的人文意象。杜 

甫写白梅，有“雪树原同色” （《江梅》）的佳句，王安 

石对红梅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红梅》）的 

感叹，吕本中描写腊梅则云“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 

黄” （《腊梅》）。杨万里《蜡梅》云： “江梅珍重雪衣赏， 

薄相红梅学杏装。 渠独小参黄面老， 额间艳艳发金光。 ” 

诗歌采用对比衬托之法，让江梅、红梅、蜡梅在同一 

画面里绽放，信手将杜、王、吕的诗境纳入己诗，却 

不沿袭咏叹梅花高洁品格的传统立意，而是切实写出 

眼前腊梅的勃勃生气、光彩照人。再如描写月亮，古 

来名篇佳句极多，月亮意象中已经积淀了丰富的人文 

意涵。杨万里也很喜欢写月亮，如《初九夜月二首》 

其一： “珍重姮娥住广寒，不餐火食不餐烟。秋空拾得 

一团饼，随手如何失半边” ；其二： “也知月姊是天姝， 

天上人间绝世无。 雾刷云撩何不可， 却须插一水精梳” ； 

《舟中买双鳜鱼》云： “江神挈月作团扇，一夜挥风卷 

波面” ；《携酒夜饯罗季周》云： “淡月轻云相映着，浅 

黄帕子裹金盆” 。 月亮在杨万里诗中， 有时是仙子的灯 

笼，有时是江神的团扇，或是素娥头上的水晶梳，抑 

或是望舒所驾冰车的轮子被冻凝了，等等。形容月亮 

的这些意象都来自日常生活而非典籍，虽然感觉有点 

凡俗，读者不一定喜欢，但无疑会产生审美经验上的 

新鲜感。杨万里将“梅” 、 “月”等传统意象上沉淀附 

着的人文内涵全然撇去，纯粹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 

描绘，等于是自愿放弃武器，赤手空拳去生擒活捉。 

清人翁方纲评其为诗“敢作敢为” ， “颐指气使，似乎 

无不如意” ， [7](1437) 固然意在贬斥，想必也感受到杨万 

里具备普通人不及的胆气力量。钱钟书说杨万里善于 

以“创辟”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耳目观感， [1](254) 如果了 

解古典诗歌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就能了解身为宋人 

的杨万里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了不起。 

在“诚斋体”诗中，大批传统意象固有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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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感情色彩被尽行剥除，而赋予当下最真切、最 

朴实的感受，得到新鲜的内涵。如他写雨落林中， “雨 

入竹林浑不见， 只来叶尾作真珠” （ 《二月一日雨寒》）； 

写清晨的日光， “金篦落地拾不得，却是穿窗晓日痕” 

（《晓起》） ” ；写闷热蒸人， “也无半点爽风吹，坐轿分 

明是甑炊” （《午热》） 。同是描写“早行” ，温庭筠云：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商山早行》），清冷静 

谧，写景如画；杨万里则道： “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 

鸡犬认前村。 渡船满板霜如雪， 印我青鞋第一痕。 ” （《庚 

子正月五日晓过大皋渡》） 机杼虽一而写景令读者如身 

临其境，鸡鸣狗吠增添俗世的热闹，青鞋踏霜又何等 

粗朴有力，诗人真正走出书斋，走进自然、走进生活 

方能如此形容。又如描写烟光山色，陆游云“山光染黛 

朝如湿，川气熔银暮不收”（ 《杂题》 ），杨万里则道“暮 

山如淡更如浓，烟拂山前一两重。山背更将霞万匹， 

生红锦帐裹青峰” （《晚登连天观望越台山》） 。一为氤 

氲弥漫之境，淡雅脱俗；一为红青映照，艳丽夺目， 

二者正有水墨画卷与活色真香之别。再以吟咏花卉的 

诗歌为例， 一般文人诗客注目的对象往往是名花幽草、 

国色天香，如牡丹、白莲或是瘦菊、幽兰， “邀勒东风 

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数苞仙艳火中出，一片异 

香天上来” （唐李山甫 《牡丹》）， 其高贵脱俗如彼； “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苏轼《海棠》），诗 

人的态度珍重赏爱如此。杨万里却道“何须名苑看春 

风，一路山花不负侬” （ 《明发西馆晨炊蔼冈四首》其 

一），诗中多是山花野芳，粗枝大叶。如“东扶西倒” 

的野荼蘼， “金黄铜绿两争妍”的野菊荒苔（《戏笔》）， 

“素罗笠顶碧罗檐，晚卸蓝裳着茜衫”的牵牛花（《牵 

牛花》） ， “花似鹿葱还耐久，叶如芍药不多深”的山丹 

花（《山丹花》），又或是鸡冠花、映山红等等，而诗人 

“绕遍岩花恣意看” （《昨日访子上不遇裴回庭砌观木 

樨而归再以七言乞数枝》）， 亦是向未见于诗中的姿态。 

传统诗歌中文人墨客对自我的表现具有共性，大多是 

情怀高逸、风度闲雅，或非狂即傲，落拓不羁。杨万 

里也具有豁达无羁束的气质，他“仰看青天不看人， 

醉里哪知眼青白” （《赠都下写真叶德明》），自谓亦是 

一狂客谪仙，但在“诚斋体”诗中，文人士大夫的固 

有形象亦被颠覆，是“汉宫威仪既不入贵人样，灞桥 

风雪又不见诗人相” 。如《梅花下遇小雨》云： “仰头 

欲折一枝斜，自插白鬓明乌纱。傍人劝我不用许，道 

我满头都是花。 ”菊花插满头，正好衬托文人的疏狂； 

花片落满头而不自知，还忙着簪花的诚斋则象刘姥姥 

一样惹人忍俊不禁。 《晒衣》诗中“亭午晒衣晡折衣， 

柳箱布袱自携归” ，学富五车、 居官朝廷的老爷也亲自 

料理生活琐事，呈现出赤足老奴的形象。可见在自我 

的表现方面，杨万里也不沿袭传统手法——注重表现 

士大夫身份特有的高雅脱俗气质，反而笔触朴质地写 

出真实家庭生活中日常的自我形象。 总而言之， 在 “诚 

斋体”诗中，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新鲜内涵的传统意象， 

它一方面扰乱了读者早已形成的固定感觉和印象，但 

又给人亲近、切肤的感受，大大增强了诗歌表现现实 

世界的明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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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engzhai Style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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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ng Poetr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Jiangxi Poetical School, had changed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Tang 
Poetry,  in  the  aspects  of  keeping  sentiment  and  scenary  in  harmony,  as well  as  balancing  subject  and  object,  which 
focused  on  humanistic  image  and  subjective  world.  The  Chengzhai  Style,  created  by  the  poet  Yang  Wanli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urned to focus on the nature again. He stressed that nature needed to be kept and showcased in 
creative work. He broke  through his  former writing method, habitual word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images.  Instead, he 
used  his  own  words  and  ways  to  express  the  direct  impression  of  the  nature,  depict  and  conveying  kinds  of 
indescribably interesting scenes. The natural particularity of Chengzhai Style had a comparativel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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